
尽管北碚校区生活简朴，但五

百师生精神振奋。课余之暇，尚能从

事救亡宣传、进行社会调查，颇有一

番新兴气象。

学校一面着力土木建设，一面

抓住大后方人才聚集之良机，竭力

延揽名流学者。曹禺、叶圣陶、方令

孺、胡风、老舍、卫挺生、梁宗岱、初

大告、赵敏恒、程沧波、沈百先、吕振

羽、李蕃、任美锷、陈望道、叶君健、

吴觉农等大批知名学者先后应邀到

任教，复旦的声誉蒸蒸日上。

校方又根据大西南自然资源及

社会急需，新增垦殖专修科，与中国

茶叶公司合作办茶业专修科、茶业

组、茶业研究室，创中国高校设茶业

专业系科之先河，为抗战农业经济

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

之后，增设农学院，开办实验农

场，研制“复旦白酱油”、“复旦番茄

酱”，成北碚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

抗战结束后，1946 年 5 月，复

旦重庆北碚校区准备东迁返沪。笨

重物资、公文档案则特雇木船装载，

直运上海。

东迁走陆路者，学校包租路局

汽车分批东下，由陈子展等任总领

队，从北碚出发，经成渝公路向河南

进发，途经绵阳、剑阁、广元至宝鸡，

换乘火车到南京，再转上海。

历时百余天，复旦北碚近三千

师生员工家属及档案图书设备经

水、陆两路，历无数艰难曲折终抵

沪。10 月，上海补习部与北碚迁返

部共三千五百余学生汇合江湾原校

开学。

（参考资料：《复旦大学百年

志》、《复旦大学志》、杨家润《抗战时

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顾仲彝

《大学西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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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共命运，与民族同患
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70 年

前，日军侵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国家有倾覆之危。全体中国人经

历了八年浴血奋战，才有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期间，复旦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1937 年 11 月，

数百名师生向内陆迁徙，西上庐山，再迁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夏坝。留

沪师生则在李登辉老校长的带领下，成立了上海补习部，遵循“三不

主义”，支撑学校在险恶环境中坚贞不屈、弦歌不辍。

同一时期，1938 年始，上医也经历了辗转迁徙，先过香港过越南

入滇，数年后又因战事内迁至重庆歌乐山。淞沪会战、滇缅公路、远征

军队伍中都有上医人战地救护、战斗、牺牲的身影。九年于斯，经历风

雨飘摇，受尽困苦曲折，艰难创业，办学育人，终于 1946 年秋顺利东

返上海。

本编选自校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和历次编撰的校史，意在展现那

段特殊历史时期复旦大学生存的艰辛，办学者不屈不挠的精神及复

旦人爱校护校、努力升华学校的追求。虽然反映的是一校之历史，但

它与当时社会大背景紧密相依，可说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缩影。

漫漫西迁路：与大夏组临时联大，上庐山，迁重庆，终定北碚

提升教学科研质量，服务社会 历重重波折，两地复旦人终聚首

抗战期间牺牲的部分复旦师
生照片和当时师生所树墓碑。从

左向右依次为：复旦法学院政治
系教授孙寒冰，复旦历史研究法
教授姚名达，1933 级商学院会计
系校友梁添成，1933 届经济系校
友黄君珏，1931 届教育学系校友
黄天，1938 级复旦大学补习部校

友华企哲，孙寒冰教授墓和复旦
大学师生罹难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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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复旦大学发展为具

有文、理、法、商 4 个学院、18 个系

科的大学，成为我国东南的重要学

府。

“八·一三”日军侵沪战事爆

发，复旦大学暑期学校被迫停办。

上海军民英勇抵抗，9 月初战事呈

胶着状态。部分教职员倡议，仿照

“一·二八”战时办法，在徐家汇复

旦附中开学，但战事激烈，学生到

校极少。

与大夏组成临时联大

不久，南京教育部派人来沪，

复旦、大夏按教育部要求，组成临

时联合大学，并将联大分为两部。

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由复旦

副校长吴南轩负责，大夏吴泽霖任

教务长，迁往江西庐山，租赁普仁

医院为校舍，何金芳旅馆等为宿

舍，分文理法商等学院，实到学生

895 人，教职员 99 人，11 月 8 日开

学。

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由大夏

副校长欧元怀负责，复旦章益为教

务长，迁往贵阳，以贵州省贵阳讲

武堂为校舍，拟于 11 月开学。

11 月 12 日，国民党军队西

退，上海沦陷。12 月初，日军兵锋逼

近首都南京，庐山震动，联大第一

部决定下山，乘船溯江西上重庆，

然后再转道贵阳，与第二部合并。

辗转入川，建校北碚

联大师生随校西迁者，共 500
余人，其余散归家乡，少数经武汉

去延安，快利轮至宜昌后不能上

航，师生在宜昌候船半月，分 3 批

入川，12 月底到达重庆。

联大第一部到达重庆时，接电

得知贵阳校舍无着，遂在重庆借复

旦中学菜园坝校址上课，第一学期

到 1938 年 2 月中结束。同月，在重

庆校友协助下，吴南轩赴嘉陵江三

峡一带寻找校址，确定在重庆北边

150 余里北碚对岸的夏坝（原名下

坝，由陈望道建议改今名）。

2 月下旬，师生分批到达，暂借

黄桷镇河神庙（又名紫阳宫）为办

公室，小学余屋为教室，煤炭坪为

学生宿舍，王家花园为教师宿舍。

恢复复旦艰难维系

临时联合大学自西迁以后，逐

渐形成重庆联大第一部即复旦，贵

阳联大第二部即大夏，循名责实，

已无继续联合之必要。

1938 年 2 月 25 日，临时联大

在贵州桐梓举行第三次行政会议，

决定自本学年第二学期开始，报经

教育部批准，两校脱离关系。原在

第二部任教务长的章益，由吴南轩

推荐至教育部任总务司长。

复旦在夏坝复校，经费十分困

难。1937 年以后，复旦经费有二种

来源，一为学生学费，一为政府补

助每月一万五千元。

此时，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不

少人家乡已陷入战区，随校西迁，

与家中音信不通，不仅无力呈缴学

费，生活零用亦仰学校贷金；而政

府补助费因战时关系，只按七折发

放。

故吴南轩忙于外出筹募经费，

校内教学，便请金通尹负责。金通

尹见吴南轩推诚相邀，便不避繁

剧，代理教务长职务，在极端困难

的情况下，安排好四院十六学系的

教学工作，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

序。

北碚物质极度贫乏，教学居住

环境亦十分简陋，但师生同心一

德，情同家人父子。这年暑假，复旦

重庆大学有六十多名毕业生。

1937 年 12 月，复旦大夏联大

第一部从江西再迁重庆，部分师生

因各种原因未随同西迁，或返乡，或

归沪。来年新春，在沪师生请老校长

李登辉予以复校救助。

遂于 2 月借英租界北京路中

一信托大楼四楼、五楼（今北京东路

270 号）为临时校舍开学，并向教育

部呈请备案，名为“复旦大学沪校”。

2 月 23日开始正式上课。据顾

仲彝《复旦同学会会刊》所记录，时

有“教员 44 人，学生 410 人。除新

闻、生物两系暂停外，其余 4 院 11
系照常办理，共开出课程 90 门，300
学时，至 6 月 25日学期结束。”

这年暑假，上海复旦大学有 55

名毕业生。

四迁校址，数易名目

7 月 5 日教育部令私立复旦大

学，应以北碚部分为主体，上海部分

改称补习部。

由于中一信托大楼地处闹市，

不宜办学。1938 年下学期，复旦租

借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726
号房屋为校舍。该地环境比较幽静，

但是法租界当局害怕日本帝国主

义，坚决不准复旦在该处上课。

11 月，三迁校址至仁记路（今

滇池路）中孚大楼三楼。1939 年 4
月，四迁至赫德路（今常德路）574
号上课，学生人数上升至 700 左右。

上海环境繁杂，办学艰辛，所有

系科设置、招生人数、学生学籍、毕

业生资格审定，均需由渝校转呈教

育部审核备案。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环境益

加险恶，汪伪特务密布，日本宪兵横

行，补习部一度宣告停办。后改名笃

正书院，以谋开学。未几复名上海补

习部，对外称私立复旦大学。

李登辉校长的“三不主义”

为防复旦跌入汪伪陷阱，李登

辉校长提出办学三不原则：

三不不行，宁可停办。在

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

日文。

1942 年 10 月，敌伪方面准备

将圣约翰、光华、大夏、复旦四校合

并为联合大学。学校根据李校长意

见表示，学校“内部组织行政深愿不

受干涉”，“倘不获当局谅解，无殊完

全令其停办”。敌伪无法可施，终于

将此案取消。

李登辉深居简出，仍极关心学

生，他为毕业纪念册写序教育学生：

“发挥牺牲与服务的精神以爱护其

国家”、“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

服务”、“尤要者为人须问心无愧”。

正是在李校长及全校师生的坚

持下，上海补习部苦苦支撑，直至抗

战胜利。

上海补习部：李登辉校长的“三不主义”、四迁校舍、数改名目

上医战时内迁小史
1937 年上海沦陷后，上医的

教学受到严重影响，一度中断。

1939 年初，学校决定内迁云南。

内迁是分批进行的。同年 9

月，上医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

领下，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

越南海防登陆后，乘滇越铁路前

往昆明，并继续为当地战事救护。

待到 1941 年，上医又从昆明

迁至重庆歌乐山。学习生活条件

极其艰苦，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医

学院的纯酒精就断货了。

谷镜汧，这位中国病理学的

奠基人，只好亲自用废酒精液蒸

馏提炼纯酒精，结果把脸烧伤了。

医学院实验用的玻璃器皿，也是

教授们带着学生自己烧制。条件

简陋，但教学质量一点儿也不差。

当年的上医学生们回忆说，那是

一个把解剖课能讲活的时代。

内迁之后，很多人的家庭经

济来源断绝了，不少学生开始卖

血，大家都是这么坚持着。直到

1945 年，胜利到来。1946 年，上海

医学院从重庆迁回上海。

文 /杨震

抗战期间，重庆复旦大学是

大后方的著名民主堡垒，复旦的

中共地下党员组成的“据点”，团

结民主教授、进步同学积极开展

斗争，被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

认为是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

1937 年底，复旦西迁重庆以

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漆鲁鱼来

校与地下党员沈大经取得联系，

逐渐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基层

组织。1938 年秋，随商学院、新闻

系、经济系迁往重庆市区菜园坝，

地下党支部也分为 2 个。

1939 年 5 月以后，为避开敌

机轰炸，重庆市区的商学院等迁

回黄桷镇，党组织又合并为一。

1941 年 1 月，国民党当局发

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

中外的皖南事变，校内传出要逮

捕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

的消息。在中共北碚中心县委的

领导下，学校已经暴露的中共党

员和积极分子 20 余人全部安全

撤离，留下的个别党员，暂时也停

止任何活动。

1943 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根

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在复旦成

立了“据点”。这种“据点”，无名

称、无章程、不定型。

“据点”成立后，在校内组织

起一批进步学生团体，出版了《夏

坝风》，《文学窗》等壁报，并和友

校合作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

复旦“据点”还组织各种进步

学生团体，如十月同盟、系联、德

社、菊社、十兄弟、民主青年同盟、

复旦核心、复旦大学新民主主义

青年社、北碚地区新民主主义青

年社等等。

当时，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的

同学有 120 多人，团结了 700 多

同学，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从 1944 年春天开始，日军发

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

党军队溃败，丧地千里。12 月 2
日，日军前锋到达贵州独山，重庆

震动。复旦“据点”发动全校师生

讨论形势，名曰“国是讨论会”。

其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布置

青年学生深入四川农村，复旦同

学去了一批，并在农村建立起新

的“据点”。

1945 年春，新四军五师开辟

中原解放区，要求南方局输送干

部。复旦“据点”动员同学去中原

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的，有 100
多人。

（原文摘自：《复旦大学百年

志》编纂委员会《复旦大学百年志

（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72 至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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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抗战烽火中的复旦上医

淞沪会战中的上医战地救护队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抗战

拉开序幕。战前，时任上医校长的

颜福庆被推举为上海市救护委员

会主席，总负责全市救护工作。

他发动学校的广大师生和医

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奔赴抗

日的前方、后方，为伤病员服务。

成立第一、第二救护队

此前,上医师生已有多次战地

救护的经验。1932 年一二八事变

爆发时，上海医学院动员全校师

生参加战地救护。在闸北前线枪

救伤兵时，大三学生陈化东右臂

中弹受伤。

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师

生踊跃报名参加医疗救护工作，

组成了第一救护队。

第一救护队是流动手术组，

邵幼善、黄家驷医生任正副队长，

成员有崔之义等内外科医生、护

士、药剂员 20 余人。他们在无锡

郊区设立临时医院，收容从上海

水路、陆路运来的重伤员，进行扩

创、石膏包扎、抗感染等处理，待

伤员病情稳定后再转移到后方。

10 月，上医师生又组织了第

二救护队，纪长庚任正队长，而副

队长是五年前挨过日军子弹的陈

化东。第一、二救护队在上海救护

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救护工作，成

为红十字会救护队的骨干力量。

战争迫使高年级医学生一夜

之间变成了医生，他们每天要面

对的，是无数的伤兵，和在无麻药

情况下大量的截肢和扩创术。

11 月中旬上海失守后，两支

救护队改编为四队，撤退到内地。

邵幼善、崔之义、纪长庚、陈化东

分别任一、二、三、四队队长。

一、三、四队乘轮船撤往汉

口。第二队留守南京，一直坚持到

南京沦陷前两天才撤退，在武汉

与其他三队会师 。

抗战中的上医人

从 9 月 20 日开始，上医的枫

林桥护士宿舍（外交大楼）改为伤

兵分发站。从前线运到上海的伤

兵，少则每天 300 人，多则上千

人。伤兵先进站，根据伤势轻重，

分别处理。重者送医院，轻者暂住

站内，等火车或轮船送往后方。

从 9 月 21 日到 11 月 8 日，

外交大楼共计收容伤 兵 17940
人。11 月 9 日，外交大楼最后一批

伤兵 300 余人安全转移到租界。

半小时后，日军攻入中山医院，轰

击南市，枫林桥沦陷。

淞沪抗战三个月期间，上医

的教学医院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改

为特约医院，中山医院改为第六

救护医院。

由上医负责或领导的还有第

一、二、六、二十三救护医院，后方

第一、二医院，国际第一、二、四医

院。以上医院于 1938 年春陆续结

束，共计收容伤员 7000 人。

自 1937 年 8 月 14 日至 1938
年 4 月 30 日，由上海市各医院收

治受伤民众和士兵 19539 人，其

中由上医收治的占了总数的近

30%。

（参考资料：《颜福庆传》、杨

震《一所医学院的血泪抗战》。）

1941 年，重
庆歌乐山，国立上

海医学院校门。
图 / 杨震

1937 年，抗
日战争爆发，上
医师生立即组织

救护队赴前线参
加救护工作。图
为第一救护队在
无锡战地进行手
术的场景。

图 / 资料图片

银

夏坝的延安：后方的民主堡垒

上海补习部
曾在地，中一信
托大楼今昔对比
（今 北 京 东 路
270号）。

图 /资料

左 为 1944
年复旦大学聘请
老舍为文学院教

授的文书。右为
1946 年时任复
旦法学院政治系
教授的梅汝璈为
赴东京审判，出
任“远东军事法
庭”的中国法官

一职前，向校长
递交的请假条。

图 /资料

特别感谢：

复旦大学档案馆
为本报提供了大
量的原始素材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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